第四章 三乘共法-2

滅應滅於惑，惑滅則苦滅；解脫於癡愛，現證寂滅樂。
「滅應滅於惑，惑滅則苦滅」：滅原意是指滅苦，滅苦之果也。然唯有先滅苦因，才能滅苦果。

而苦因，已如前述：或曰「惑」，或曰「無明與愛欲」。

故能滅得惑者，即能滅苦也。

「解脫於癡愛，現證寂滅樂」：既解脫於「無明與愛欲」的樊籠，即能現證「寂滅」之樂。

云何為「寂滅」之樂？如前述的：苦樂乃相待而有。故滅苦者，亦滅樂矣！無苦．無樂，心不隨一切境界而轉，即為「寂滅」之樂。

事實上，「寂滅」之樂，殆近於「捨受相應」也。

其次，「寂滅」表面上是指情受的寂滅，非觀照智慧的寂滅。然而當情結不再時，智慧的觀照亦無所用矣！何以故？無所期待也。

此譬如汽車，智慧的觀照如「方向盤」，情緒的激發如「引擎」。若引擎不再發動，則方向盤何所用為？

後期的大乘佛教，不可能接受這結果。故將引擎的動力，調整為「弘法度眾」也。然而這是進昇？還是退墮呢？

若離開了「無所累」的原點，即是退墮爾！

以上，「滅諦」本是發心學佛．修行者，最後之所歸。然何以言簡義約呢？

一．若修道因，即有滅果。譬如水到自渠成，故不必多作說明也。

二．反之，若言之過詳，則眾生的發心，難免有偏失─乃從「無所累」而成「有所得」矣！

所以有人謂：大乘佛教，反將滅諦開示得言繁義雜。故修大乘者，早已失卻了「無所累」的原點矣！
能滅苦集者，唯有一乘道。三學八正道，能入於涅槃。
「能滅苦集者，唯有一乘道」：前雖期「滅苦果」與「滅苦因」；然苦的因果，不可能自己滅除。乃必加以對治之「道」，才能滅除。

譬如生病是「苦」果，診出病因是「集」。期願病除而恢復健康是「滅」，須加以治療．用藥等，即是「道」也。

「道」者，就根本原則而言，乃很單純。故稱之為「一乘道」。乘者，車乘也；能運載眾生從此到彼。同理，道者，類同於道路，亦能方便眾生從此到彼也。

或問：眾生根性不同，何以道，唯有「一乘道」？

答云：根性不同，只是表相。無明．愛欲的本質，則無不同。譬如眾果樹，枝葉雖異，根本則同。故能斬斷根本者，即一乘道也。所以「一乘道」是指大原則而言，至於形下的方法，不妨有差異也。至於斬斷的快慢，更不妨有差異也。

「三學八正道，能入於涅槃」：所以就形下的對治方法而言，即有三學．八正道等細目也。

三學，或稱為「三增上學」，就是增上戒學．增上定學．增上慧學。增上，是指相輔相成．互為增上之意。

即戒，可增上定慧。定，也可增上戒慧。慧，也可增上戒定。

八正道，即正見．正思惟．正語．正業．正命．正精進．正念．正定。

有謂：八正道與三學，名目雖不同；其實是互有對應關係。如正見．正思惟，乃對應於慧學。正語．正業．正命，則對應於戒學。正念．正定，其對應於定學。至於正精進，似遍通三學。

問曰：然而何以三學，是依「戒．定．慧」的次第，而八正道卻為「慧．戒．定」的次第呢？

答云：八正道的「正定」，非定爾！而是「定慧等持」也。以定慧等持故，才能得解脫。故八正道的次第，當為「解慧．戒．定．證慧」也。

所以謂：以「正定」故，得「入於涅槃」。

初增上尸羅，心地淨增上；護心令不犯，別別得解脫。
「初增上尸羅，心地淨增上」：尸羅是梵語，意譯為戒；有平治．清涼等意思。

平治者，修善斷惡，使心平整．合律也。

清涼者，無過不悔而得安樂也。

心地淨者，初從心地淨而來持戒；復從持戒而令心地更純淨。

或問：心地如何能清淨？

答云：或從對三寶的信心與誓願，或從于知見的熏習與行願。

「護心令不犯」：在受戒後，即得「戒體」；當護戒不犯，此戒體才能更有力也。

「戒體」，是指行者受戒後，於身所生「防非止惡」的功能。用唯識學來看，當是熏習成「防非止惡」的善種子。

「別別得解脫」：戒有很多條，持則各有福德，犯乃各有罪過。因此，論福德與罪過，是別條而計較的。故持一戒，即從犯此戒的罪過而得解脫也。

非犯一條，即全部破功。更非犯一次，即全成罪過。

在家五八戒，如前之所說。
五戒與八戒，如前已說。

或問：如前所說，是以「增上心」為初衷而求後世樂，故受此戒。非以「出離心」而受此戒？

答云：在家弟子，如以發「出離心」而來修學佛法，而來受持戒律；五戒．八戒，即是出世的戒法。反之，如以「增上心」為發心，為求現生樂與後世樂而來修學，五戒．八戒才成為人天乘法。

出家戒類五：沙彌沙彌尼，比丘比丘尼，及式叉摩那。
「沙彌」，義譯為勤策，是精勤策勵，學法修行的意思。男的叫沙彌，女的稱沙彌尼，意義完全一樣。

論到戒法，沙彌與沙彌尼，都是十戒：一、不殺生；二、不偷盜；三、不淫；四、不妄語；五、不飲酒；六、不香華鬘嚴身；七、不歌舞倡伎及故往觀聽；八、不坐臥高廣大床；九、不非時食；十、不持金銀寶物。

「比丘」：譯義為乞士．怖魔．破煩惱。初指過著乞化生活的修道人。以修道故，能脫魔掌，故魔怖。以修道故，能破煩惱。

實際的戒相是：比丘戒二百五十左右，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左右。

有謂：就受戒的次第而言，當先受沙彌．沙彌尼戒；再受比丘．比丘尼戒？

其實，就戒法的制定，反而是先有比丘戒，才有沙彌戒。

何以故？若未成年即出家者，才先受沙彌戒；待成年後，再受比丘戒。

因此，若成年後出家，即受比丘戒，還是合乎佛的本意。反而是有些「老沙彌」，才不合乎佛意也。

「式叉摩那」戒：譯義為學法女，這是女眾特有的戒。

起因是：有曾經結婚的婦女來出家，她早已懷孕了。在受比丘尼戒後，胎相顯現，生了兒子。這是會被俗人誤會．譏嫌而有辱僧團清譽的。後為防止類似的情形，而制定了「式叉摩那」戒。

起初雖為了試驗有沒有胎孕？但後來已成為嚴格考驗的階段。考驗不合格，就不能進受比丘尼戒。

就現代的科技而言，已經不必再設期試驗有沒有胎孕？但「式叉摩那」戒的學養．考驗期還是需要的。

不只女眾需要，男眾也需要。在較有規模．制度的寺院，於正式出家前，都得經歷「行者」的階段也。

就受式的次第而言，當先受「式叉摩那」，再受「沙彌尼戒」和「比丘尼戒」。

於中具足戒，戒法之最勝；殷重所受得，護持莫失壞。

「具足戒」：具足者，功德具足也。又稱為「近圓戒」，將近於圓寂、涅槃之意。

實際上，是指比丘．比丘尼戒也。

「殷重所受得」：具足戒是戒法中最殊勝的，所以受戒條件，也是最嚴謹的。論年齡，要滿二十歲。論受戒的師長，要有三師七證。

這比起在家戒的從一師受，沙彌．沙彌尼戒的從二師受，顯然是嚴格多了。尤其比丘尼戒，還得從二部受戒！

這是以「殷重懇切」的心，經眾多的因緣和合，才能「受得」此戒。

「護持莫失壞」：故經上言，如渡海者愛護浮囊，如人者愛護眼目。當好好「護持」，莫輕忽而致失壞。

極重戒有四：淫行不與取，殺人大妄語，破失沙門性。
「大妄語」：如沒有證悟，而自稱已證悟；沒有神通而裝有神通。或者妄說見神見鬼，是賢是聖。

以這都會破壞佛教的正法，故成最嚴重的惡行。

不淫，主要是就動機與欲樂而言；若被迫而毫無樂受，亦不犯也。

以上四戒，與五戒．八戒名目似同；但次第不等。何以故？貪欲障解脫，瞋恚犯慈悲。故菩薩戒，以不殺生為首戒，解脫戒以不淫為首戒。

「破失沙門性」：如既犯重戒，又犯國法。在南傳佛教中，會先令還俗，再受國法的制裁。

如雖犯重戒，未犯國法；則不會逼迫他還俗。然在僧團中，位居沙彌後也。

餘戒輕或重，犯者勿覆藏；出罪還清淨，不悔得安樂。
「餘戒輕或重，犯者勿覆藏」：除以上的重戒，是不可懺悔的外；其餘的戒，或輕或重，只要犯了，就當發露懺悔。而不可覆藏在心，隱瞞怕他人得知。

最輕戒者，就算犯了，只要心生慚愧；先自己責備一番，並期許下次切不可再犯，即出罪．清淨矣！

次輕者，當在一位長老．大德前發露；讓他們先責備一番，並期許下次不再犯，才得出罪．清淨！

次重者，當在小眾前發露懺悔，才能出罪．清淨。小眾者，四人也。

最重者，當在大眾前發露懺悔，才能出罪．清淨。大眾者，廿人也。

為何得對人發露？才能內外如一，而無陰影常相隨也。

對某些明知已犯過而不肯發露懺悔者，於誦戒日，其他比丘得檢舉之，以維護僧團的清淨。

「出罪還清淨」：出罪，輕戒者在發露．懺悔後，即已出罪。重罪者，還有一些對應的處分：

1.關禁閉：不能與其他比丘共食．共修．共宿。

2.罰勞役：打掃．清潔．出坡等。

3.褫奪公權：不能講經．說法．誦戒，不能教訓徒弟，不能當會議主席，不能充僧團使者等。

待完成處分後，才能出罪．清淨；同道們也不得再重翻舊案，譏諷．評擊等。

「不悔得安樂」：不悔，非不懺悔，而是不憂悔。雖曾犯過，但還能心坦蕩蕩，內外如一。不致見人，即憂心忡忡，畏首畏尾；心裡有鬼也。

以不悔得安樂故，修定才能得力。

能持於淨戒，三業咸清淨。

這從字面上來看，似沒有什麼需再加解釋的。

然而對於「云何為清淨」？卻有很多不同層次的定義：

1.能修善斷惡，即清淨矣！且善惡，還是就身口兩業而論爾！

2.善惡得就意業而論，以意不起貪瞋為清淨。

3.以意不起痴心為清淨：

a.從聞法中，不起分別我見。

b.於修行後，得證初果。

c.得證三果，貪瞋具斷。

d.得證四果，我慢盡絕。

e.剋除一切習氣，與智慧完全相應。

密護於根門，飲食知節量，勤修寤瑜伽，依正知而住。
「密護於根門」：在六根門頭，小心看護；勿隨習氣而攀緣造業。

真正的修行，乃是應對於生活間．應對於境界間。

至於聽經．聞法．打坐．參禪，則是為修行而作的「前方便」─即準備功夫爾！

何以故？以聽經．聞法而建立正知見，以禪坐故能對動心起念有更靈敏的覺照能力。

於是面對境界時，即得於「觸．受」後，趕快去檢查是否已墮「愛．取．有」中？

若已墮者，當即「懺悔」．「迴向」─迴到與正法相應的方向。

如《遺教經》云：譬如牧牛之人，執杖視之；不令縱逸，犯人苗稼。
「牛」者，業障習氣也。「縱逸，犯人苗稼」者，隨境界而起貪瞋痴。

「依正知而住」：對身的動作，心的轉念，時時刻刻都得清楚地觀照：現是什麼狀況？此是否合法．順律？

在原始佛教中，並不奢言「無分別智」；反而是時時．處處．念念，都得去分別：此是否合法？此是否順律？

故所謂「安於當下」者，乃應安於「合法．順律」的當下，而非安於「業障．習氣」的當下！

「飲食知節量」：亦如《遺教經》所云「汝等比丘！受諸飲食，當如服藥，於好於惡，勿生增減。趣得支身，以除飢渴；趣自除惱，無得多求，壞其善心。譬如智者，籌量牛力所堪多少，不令過分，以竭其力。」

比丘乞食，一．為維持色身的健康，二．為修行自度，兼以弘法利生。所以受諸飲食，當如服藥。雖營養衛生等，也得照顧；卻非為貪圖口慾嗜味，更非用以鬥富損福。

至於衣、住、行等，生活所需品等亦然。

既為順應修行的心態，也為勿惹信眾譏嫌。就算供養再多，亦不得奢侈浪費。

供養再多，只是替人保管錢財；而非可恣意採購。又如部門預算雖多，也得申請．報銷才行啊！

「勤修寤瑜伽」：這是有關睡眠的修法。為了休養身心，睡眠是有必要的。依佛制：初夜．後夜，行者還應精進修行。至於中夜，則宜睡眠。

然非睡眠，即可放逸；還應勤修「覺寤瑜伽」：

身：右脅如獅子臥法。心：保持正念及光明想。

這樣才能不夢魂顛倒！既白天，心能正知而住；也睡眠時，心能正知而住。

知足心遠離，順於解脫乘。此能淨尸羅，亦是定方便。

「知足心遠離」：知足，是少欲知足的意思。對於資生所需物品，以過得去為大原則。食唯求飽，衣則求暖；住則能安居，行則能代步。要將心多用於聞法修行，而不能在此消耗太多時間．心力。

出家眾，雖當少欲知足；卻不可「自給自足」─或自耕種，或自經商．代工等。

也不可待積蓄一筆錢財後，再出家；而不靠信眾過活。

「心遠離」：非遠離世事，遠離人間，而是遠離貪瞋痴也　

故何謂「閉關」呢？閉六根，關六塵；心不攀緣境界。於是雖在人間，雖在鬧市，也可「閉關」也。

「順於解脫乘」：很多人都以為得聽經聞法，得精進修行，才能趨向解脫道。

而我卻謂：欲求解脫者，得不先把自己「套牢」。既不受拘束，何更求解脫呢？

然而世間人，卻不斷地把自己先「套牢」，再苦求解脫也。

如何把自己先「套牢」？一者．先用邪見；其次，再用貪瞋慢疑；三者，為業障．習氣。先綁頭，再綁手腳；最後再將身體層層綑繞。其從何而解脫呢？

所以「心遠離」，亦可說是：一者．先遠離邪見；其次，再遠離貪瞋慢疑；最後，能遠離業障．習氣。以此而能順於解脫道也。

「此能淨尸羅，亦是定方便」：由此而能從戒而生定。

戒是於生活的大體上，先得到初步的安定。

定是於動心起念上，再得到更大的安定。

故如生活不能安定，即用修定的方法；亦不過是「以石壓草」而已！

又如建築物，粗胚未完工，即加以裝潢也。

所以「八正道」的次第，也是先戒．後定也。

